


叠竺一豁
J考. }        C74C7 }}�        ft"       -a*- .....一豁

  ，J、说 W      1        Q7.
          .. .. . ，. “ 毋 . . ⋯ ⋯ ， ， . . . .. . . . - . . . .. . . . . . . . .⋯ ⋯

荡·.2 .t- wV

针廿R)么版杜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 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.小说卷(1一3)/张美妮，
金燕玉主编一 广州:新世纪出版社，2001.3

  ISBN 7一5405一2199一6

  工.百⋯ n.①张⋯②金⋯ fli.①儿童文学一作
品综合集一中国一现代②儿童文学一小说一~作品集一中国

一现代 IV. 1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3082号

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
      小说卷(1一3)

    张美妮 金燕玉 主编

出版发行:新世纪出版社

        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码:510102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广州市南燕彩印厂

        (广州市石溪富全街2号 邮码:510280)

规 格:850mm x 1168mm 1/32印张33.25 字数77(，千

版 次二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 - 5405 - 2199 - 6 / 1-280

总 定 价:45.00元(1-3卷)

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一宗目

小兵张嘎

大肚子蛔a

画春记

老玉米

谁是未来的中队长

三个铜板豆腐

白脖儿

野孩子阿亭

/〕、船，小船

  “掇夜人”的孩子

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

七叉椅角的公鹿

新星女队一号

冰河上的激战

第七条猎狗

弓

阿诚的龟

五虎将和他们的教练

另!」了，语文课

洁白的茉莉花

孤独的时候

独船

  徐光耀 /1

  浩 然 /86

  王路遥 /97

  胡 奇/109

  王安忆 /1巧

  任大星/125

  罗辰生 /136

  岑 桑/149

  黄蓓佳/161

  任大霖/172

  邱 勋/185

乌热尔图/195

  庄之明/211

  蔺 瑾/226

  沈石溪/255

  曹文轩/269

  刘厚明/282

  关夕芝/302

(香港)何

      白

紫/316

冰/322

}l」健屏/332

常新港/345



e
百
年
中
国
儿
童
文
学
精
品
文
丛

小兵张嘎 徐光耀

小
说
卷

.2

    在冀中平原的白洋淀边上，有个小水庄子。这庄子有个古

怪的名字，叫做鬼不灵。在抗日战争年间，就在这个庄子上，一个

有趣的故事开头了。

    单说这鬼不灵西北角上，有一户小小人家，一带短墙围起个

小院，坐北朝南两间草房。栅栏门朝西开，左右栽着四棵杨柳

树。从门往西五十步光景，便是白洋淀的一个浅湾，一片葱笼茂

密的芦苇，直从那碧琉璃似的淀水里蔓延到岸上来。风儿一吹，

芦苇起伏摇荡，发出一阵沙沙的喧笑声。啊，若不是苇塘尽头矗

立着一个鬼子的岗楼，若不是从那儿凛凛然逼来一股肃杀之气，

单看小院这一角，可不是一幅美妙秀丽的田园画儿吗?

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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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可惜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43年。日本鬼子对冀中

人民发动的“五一”大扫荡，过去也就是一年光景，人们已从“无

村不戴孝，户户闻哭声”的年月，转人“出门必过路，夜观岗楼灯”

的阶段了。各村庄已大体编就保甲，向据点一天一度地派着“联

络员”。共产党的武装和党政工作人员，都已转人隐蔽斗争，只在

日落天黑时，才三五不等地搞些艰难而秘密的工作。敌寇则依

靠他三里一堡、五里一碉的据点林，配上封锁沟和汽车路织成的

网，仍在进行着频繁的“清剿”，气焰十分嚣张。

    且说那个小院的房间里，这时正靠窗坐着一位老奶奶。她头发

花白，脊背询楼，披着一件掩襟的社仔，盘腿ON地在抽针引线，缝
补着一只张了M鱼嘴的夹鞋。她4着一双老眼，眉头上攒起两个疙

瘩，豆粒大的汗珠儿，就在那皱纹重叠的额上抖W队来。天是闷热

的，可是，她一点儿都不觉得，像是一颗心化在那只鞋上了。

    “呱卿、呱卿、呱卿⋯⋯”由远而近传来一路子急跑声。老奶
奶吃了一惊，一针扎在手上。只见单布门帘往里一鼓，从底下冒

出个孩子的头来:“奶奶，奶奶!一条长虫转砖堆，转了砖堆钻砖
堆。— 你说说，你说得上来吗?”

    真叫人哭笑不得。老奶奶一面瞪着他，一面揉着胸口，好半

晌，才喘口气说:“小祖宗，你把奶奶给吓煞了;越说不叫你跑，怎

么更跑欢了?”一句话提醒了那个小家伙，身子往下一蹲，脑袋歪

在炕沿上，恍若犯了大错似的，咪嘻咪嘻地笑了起来。在那月牙

儿似的一对小眼里，两道挺逗人的光芒闪跳着。

    这就是老奶奶心上的红灯，眼里的明珠，她的全部希望和宝

贝，她的孙子— 张嘎子。眼下，他的年纪才只十三岁。

    老奶奶没有儿，儿子在事变那年给鬼子打死了;张嘎子没有

妈，妈在他五岁那年病死了。老奶奶只有这个孙子，孙子也只有

这个老奶奶。老奶奶已是近七十的年纪，就靠半坑苇子一双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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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些席，纺点线，把自己的残年当做一把土，一心只要培育这棵

小苗苗长大。喜却喜这孩子不但吃得苦，耐得寒，而且伶俐懂事，

性情活泼，生得来一副宽亮心肠，成日价除了帮着老奶奶刷锅洗

碗，拾柴禾，破眉子①，还蹦蹦跳跳，嘻嘻哈哈，伺候老奶奶开心逗

乐。老奶奶纵有千种愁肠，万般苦闷，也给他闹散了，赶光了，直

把个孤苦冷清的门户儿，翻做个火炉般温暖的小家庭。

    当然，这大半说的是以前的情形。自从“五一”扫荡那股子腥

风血雨一来，家家户户屋翻宅乱，狗跳鸡飞，血跟着刀，刀又随着

火，老奶奶带着小嘎子，东奔西逃，团团打转，直冒了三个死儿，

才险险乎脱过这场大难。吓得老奶奶死去活来，终究得下一个

气喘心跳的病根儿。

    然而就在这场大风暴中，老奶奶却和八路军结下了生死之

缘。一来是她老人家心肠火热，赤胆忠心;二来这两间小草房正

处在村沿上，地方背，不惹眼，进出方便。于是就常有工作干部和

伤病员，来家里隐蔽。他们昼伏夜动，黑去黑来;来时吃喝住宿，

去时一阵清风。虽有时连模样儿还未看清，一闪便又走了，可她

单凭那颗受过万千折磨的心就能知道，这都是些世界上最好的

人。他们为国为民流血牺牲，哪怕刀戳在胸口上，眉头儿也不曾

皱过一皱。他们在敌人面前像一个铁人儿，可对她这个穷老婆

子，却亲妈一样待承，生母一样伺候。有哪个风烛残年的孤苦老

人，曾享有过骤然增添这么多孩子的欢乐啊!
    张嘎子的乐趣，可比他奶奶的还要来得大。那日日夜夜从

来过往的工作人员，个个是他的朋友，而又个个是英雄。谁能有

这么多的英雄朋友，又能知道那么多的秘密呢?东庄上的岗楼给

火烧了，谁知道是怎么烧的?西淀里的据点给摸进去了，谁知道

是哪一部分?城里的汉奸半夜里丢了脑袋，谁干的?鬼子的小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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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苇子破成细片长条，用来织席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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轮儿在淀里沉了底，怎么打的?还有，娶媳妇的花轿忽然打了鬼

子的伏击啦，算卦的先生砸了鬼子的汽船啦，用答帚疙瘩就下了

“白脖儿”陌勺枪啦⋯⋯这一切谁能知道?可是，张嘎子知道!他
整宿整夜地听着这些故事，那颗小小的心灵，曾有多少次飞进那

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去啊!就这样，一批人来了，又一批人去了，张

嘎子既有永远交不完的朋友，又有永远听不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

又是那么的神奇惊险，趣味横生。他夜间把这些故事听完，白天

就悄悄去转述给当村的小伙伴们。小伙伴们在他面前乐得跳

脚，他的快乐也因此更加了十倍。以至使得他一天没有八路叔

叔在家，便会失魂落魄，没法子排遣那空漠的日月了。

    可是，有一桩事使张嘎子渐渐有些不大耐烦起来，这就是天

天去村边上“放哨”。老奶奶当初派他这差事的时候，他可是欢蹦

乱跳地挺欢迎，这是带有多么神秘意味的事情呀!试想，呱哒呱

哒，一队鬼子直奔村子来了，他轻轻妙妙地往回一溜，一声“快

着!”满屋子的八路叔叔转眼之间就踪迹全无。鬼子们搜了半天，

还是个“大大的没有!”这真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事儿!— 可是，

长年累月放下去，满眼一总是那几个岗楼，一总是那两条汽车

路，渐渐就看腻了。加以敌人虽来过几回，都因村里办公的支应

得巧妙，始终不曾出过大岔大错，张嘎子就更加简慢了许多，常

常大白天便钻到八路叔叔的住处去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本来老奶

奶最怕无故担惊受怕，平时进进出出，除非真有敌情，是不许小

嘎子慌慌张张乱跑的。今天，他因为刚学得一段绕口令，高兴得

忘了老规矩，“呱卿、呱n即”地跑来了。

    现在，老奶奶已经定住心跳，但仍是含怒地点他一指头道:

“准是又到老钟那儿去了。要误了听动静儿，看我不拧你的肉!你

就疯吧!”

    ① 这一带人民对伪军的称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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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张嘎子不言声，他笑眯眯地站起来，腿往炕上一跪，只一滚，

就滚到老奶奶跟前去了。“奶奶，下回，我跟小猫似的，慢慢儿往

里走，横是行了吧?”

    老奶奶翻他一眼，故意忍住笑，不说话。

    “嘿!奶奶!老钟叔敢情还没有娶媳妇呢，你快给他说一个
吧，挑个俊的，啊!”

    老奶奶忍不住，“喷儿”地乐了:“你呀，就会耍贫嘴!我可告

诉你，刚才队伍上有信儿说，老钟要见好，叫他早点回去，鬼子又
快清剿了。还说鬼子常在傍黑一下子包围村子，掏窝搜人。可你

老是没事人儿似的。生是老钟把你惯坏了!”

    张嘎子见奶奶已经消了气，一发把脑袋枕上她的腿去，仰交

儿叼着她的大襟儿说:“奶奶，清剿他清剿去!老钟叔说，咱地区

队-1L找肥肉吃呢，来了不揍他个死的!”说着，他的眼倏忽一

转:“哎，说起打仗来了，奶奶，你叫我跟了老钟叔去吧，也好叫我

亲眼看看打仗啊!啊?奶奶!”
    老奶奶仿佛没听见。她望望天气，日影已经西斜，便盘起针

线，推开小嘎子的脑袋，轻轻地揉着两只老眼。好久，才轻松地叹

一口气道:“唉，一天又快过去了。老天爷保佑⋯⋯”她笑微微地
瞅了小嘎子一眼，一边往炕下出溜，一边说:“你倒再说说，什么

转转堆，砖砖堆⋯⋯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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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老奶奶摸索着做后晌饭去了。一颗心总脱不开老钟叔的小

    ① 地区队，在“五一”扫荡之前，是相当于主力兵团与游击队之间的一种

部队，通常活动在几个指定的县份之内。在主力外转后，它便接替了对敌武装

斗争的主要任务。

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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嘎子，趁空又要溜⋯⋯

    老钟叔是地区队的侦察排长，名叫钟亮。因为腿上犯了关

节炎，已经在老奶奶家住了五六天了。说是住在老奶奶家，其实

不在一个院里。原来跟东邻隔着一道墙，还有个小杂院，里头三

间正房，两间小南屋，靠西墙— 就是跟老奶奶隔开的这道墙，

还盘着个猪圈。那正房，本是韩家祠堂;小南屋呢，老年间是韩家

长工们睡觉的地方，后来韩家一败落，长工们都辞退了，韩家的

后辈就把它垒起窗户，盛了烂草。到如今十多年不住人了，满院

子尽是野草藤篙，荒得仿佛一座古庙。可自打“五一”扫荡起，这

地方就又暗暗红火起来。凡是在老奶奶家落过脚的，都跟这儿

的烂草就过伴儿。只为这地方偏僻背静，祠堂的大门又终年给

一把铃挡大锁倒锁着，不论是敌人，还是一般群众，都没有对这

儿生过疑心。一年多中，来往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从不曾出过岔

子。美中不足的是，这儿离淀水太近，水皮儿太浅，挖不得地洞，

也就通不到村子中间的大地道去。然而，老钟养的是关节炎，喜

欢干燥，也就不考虑地道那一层了;何况这地方本就是保险的

呢!

    这老钟本是个脾气随和，有小孩心性的人。虽然三十多岁

了，可对唱小曲，破谜语，编快板，说笑话儿等等，都有兴致，英雄

故事又多，住的日子也长，跟小嘎子搅在一起，真是情投意合，转

眼就是撕不开扯不断的朋友了。

    现在，小嘎子打北屋出来，直奔了东墙根去，在那里，一排

儿戳着十几个苇个子，好像贴墙立着的一扇大屏风。他走上前

去，把第三个苇子轻轻挪开，一侧身，就从缝儿里钻进去了。然

后又回身把苇个子原封摆好，猫着腰，在那苇与墙之间的小夹

道中往前摸，不两步，就摸着一个三尺来高的窟窿。钻过窟窿，

再拨开一堆豆秸，恰好就是东院猪圈的炕上了。小嘎子喜滋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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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吐吐小舌头，跳出猪圈，轻悄‘俏去推南屋那块独扇的小门

JL。

    小门推开了，屋子里一片昏黑，只从窗户上的坯缝儿里漏进

几道光来。老钟叔正坐在烂草上，“凿壁偷光”似地就着一道亮儿

在弄一件什么东西。小嘎子近前一看，乐得跳起高儿来了。原来

老钟叔削成了一把木头手枪。

    “哎呀呀，叫我可怎么谢你呢?!”小嘎子趴在老钟叔膀扇子

上，一边摇晃着，伸手把“枪”抢了过来。啊，削得多么精巧呀!不

只弹槽、护圈、枪柄削得毫厘不差，惟妙惟肖，单看那“枪筒”，竟

是用一个铜子弹壳改成的，金光灿灿地装在上面，衬着柄儿上的

片片鱼鳞，简直就是小巧玲珑的“张嘴灯”①，装上子弹能打得响

哩。小嘎子顺着小嘴儿，像眼珠子一样捧在手里，喜得脸都红了

起来。

    “你当着这是给你的吗?”老钟叔故意慢吞吞地逗他说。

    “不给我给谁?”

    “给呀— 给一个勇敢、聪明、坚决抗日的小英雄!”

    “他是谁?他在哪儿?”

    “你猜。”

    小嘎子两个眼珠子骨碌一转，叫一声:“猜着啦!— 就是

我!”说着，他做个拉栓的姿势，闭上左眼，朝着坯缝儿一瞄，喊

道:“狗汉奸!哪厢逃走!— 啪!”

    “嘘— 街上都听见了!”老钟叔连忙指指窗外，止住他，可

一股柔和的笑纹纹，却从心底涌上脸来。“好，送你就送你吧。可

你要当得起勇敢、坚决的小英雄啊!”

    ， 是当然!”小嘎子把“手枪”往腰里一别，挺起小胸脯，“一

二一，一二一!”满屋子开起正步来，刚刚转得两圈，却忽地朝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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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r} 一扑，搂住老钟的脖子说，“哎，老钟叔，我想跟你当个侦察员去，

要我不?”

    老钟把大手扣在他头顶上，黑蓬蓬的胡茬儿一张，笑了笑，

一股老侦察员的自豪感，把他激动了:“小嘎子，你也想当侦察员

啦?”他亲昵地把他的头抚摸了两圈，“好嘎子，侦察员人人都能

当，不过，要经得住一定的考验和锻炼。要知道，侦察员不光得勇

敢、机智、灵活，他还得遇事沉着，什么叫沉着呢?就是，比方说，

天忽隆一下塌下来了，不兴来眨眯眼的!”

    “啊!那怎么就能沉着了呢?”

    “这，一句话，得有革命到底的铁心一颗!”老钟激昂起来了，

从坯缝里望了望天色，把盒子枪和两颗手榴弹都摘下身，拉开架

子说，“好，你要真想干我们这一行，我就再讲个故事你听听。”

    小嘎子正求之不得哩，连忙收起“手枪”，一曲腿跪坐在他的

对面，凝起神来。

    “有一回，”老钟开始了，“一个党员同志，住在一家堡垒户①

养伤。那天，他正跟一个人说话— 就跟咱俩这样似的，猛古丁

‘啪!啪!’响了两枪⋯⋯”

    “啪!啪!”就跟勾了鬼来似的，村外真的响了两枪。

    老钟嗯地往起一立，轻脆脆一声细响，盒子枪的大机头张开

了。那两眼刷刷一转，一霎间，他的迟重神态一扫而光，一副英武

机警的气概，焕现在面目眉宇之间。“啪，啪，啪·、·⋯”村外又响了

几枪，随后是马蹄震地和喝人站住的声音。老钟一望小嘎子，拾

起手榴弹，轻轻地慢声说:

    “这回，敌人来得可不善啊!..·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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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从县城来的敌人，黄昏时分，突然包围了鬼不灵。

    两声枪响之后，“白脖”当先，鬼子断后，咋咋呼呼冲进街

来。一部分先上房堵了街口，一部分闯进“公所”，捉拿办公的。其

余的分成零星小股，穿门进户，一阵子混抢混搜。狗在他们后面

汪汪地叫，鸡在他们前头扑棱棱飞，全村大男小女，一时全蜷缩

在屋角里，屏住气息，静候着灾难临头·一

    “当!当当!”两个“白脖”在砸韩家祠堂的铃挡大锁。

    老钟忽地打开小独扇门，想跳到西院去。然而老奶奶房上

正有两个鬼子，手搭凉棚，朝四处张望，原来敌人“压顶”了。他把

头一缩，抄起半截凛条，把小门又顶个结实，眼珠子就一连转了

好几圈。这时，他看见小嘎子有一阵战栗通过了全身。

    “嘎子，”他说，“沉住气，别乱动!我叫你怎么就怎么!不要

紧，别害怕⋯⋯”

    “哗哪”一声，大门的锁砸断了，“通通”的脚步声随即逼近了

来。

    “嘎子，他们进来，你敢不敢拿这个搂他们?”老钟摸着刚才

用来削“枪”的短把镰，比试着问。

    “敢!”小嘎子伸手把镰接了过去。

    “好样儿的!”老钟夸他，“来，把住门儿t’，他们叉开腿，一左

一右，把在门背后。

    “通通通⋯⋯”门缝里闪过两个人影。老钟把背贴着墙，摆手

叫小嘎子闪开亮儿。他刚刚也把背贴在墙上，就有人推门了。

    ff !里头顶着哪，有人!”“哗啦啦”外头一片枪栓响，紧跟着

一声大吼:“里头的八路，出来!”

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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蠢

    小嘎子打了个寒襟，急看老钟，却见他握着枪，闭着嘴，钢打

铁铸似的纹丝儿不动。他心里叫一声“行!”胆子不觉一壮，便也

学着样儿，鼓着劲，一丝儿不动。

    “出来!19 ((r”的又是一脚，恰像踢在耳根台子上，屋顶上的

土刷地落了一头一脸。可是，老钟叔只眨一眨眼，把睫毛上的灰

尘抖掉，仍然纹丝儿没动。

    “真棒!”小嘎子心里又叫一声，胆子越壮起来，把嘴一闭，也

纹丝儿不动。

    忽然，门缝里一暗，有颗圆咚咚的东西在那里晃了两晃，很

明显，“白脖”在扒着门缝儿往里瞧呢。只见老钟叔舒出腕子，把

枪口朝门缝瞄过去。瞧!只要那二拇指头一动，门外那颗脑袋就

要碎了。可是，他却忽地停住手，把枪收了回来。显然，他又变了

主意，要看看下一步怎么个走哩。

    “哈哈!”门缝里一声怪叫，“我看见你啦!别装蒜，快给我滚

出来!— 我开枪啦!”

    小嘎子的脸发白了。他的脚动了动，要往后抽。却见老钟两

只大眼一忽闪，梗着脖子把头重重一点。小嘎子明白，这是不让

动。便赶忙一镇定，稳住了脚。可脑门上却津津地鼓起几粒汗珠

来。

    “白脖”们果然是诈，两句过后，忽然又没了动静。可是，气还

未喘，窗户那边咚咚几响，“哗啦啦”掉下来几块坯。“白脖”们要

从那儿掏窟窿了。老钟一见，立即轻悄悄沿墙根蹭将过去。刚刚

到得窗口，嚓的一道寒光，一把刺刀差点没戳在他天灵盖上。可

老钟大气儿不出，方寸不乱，眼睛里明光灼灼，就像正待捕鼠的

猫儿;那副沉稳气概，又像一座黑石山。

    小嘎子的精神更抖擞了。手里更模紧短把镰，目不转睛地

盯住门缝儿。现在，他感到是他独自一个在守卫这扇小门了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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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责任重大的豪迈感，陡地升上心头。他觉得，倘或“白脖”真敢

把脑袋伸进来，他就会像割草一样把脑袋给他搂掉!

    屋里全无动静，到底使“白脖”们疑心起来了。只听一个说:

“到底有没有人哪?”

    另一个说:“他妈的，我上窗户上再去看看。”

    “别!叫里头给你一家伙!万一是个地道口呢?”

    一听见“地道口”三字，另一个立刻发了毛:“那，可也是!要

叫土八路把咱拉进地道去，可不上算!趁早再叫两个人来吧，还

许有地雷呢!”
    “秃擦秃擦”，叫自己的想头吓怕了的两个家伙，真个相随着

跑掉了。老钟从窗口往外一望，院里确乎没了人。再看看房上，

鬼子也不见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说声:“跟我来!”把0,条一抽，

打开门，拉着小嘎子，几步就窜进猪圈，随即把豆秸子一拨，从那

个三尺高的窟窿钻过了墙。然而，老钟猛地吸了一口气，一下伏

在苇个子底下了;西院里正有一种什么声音传来。小嘎子仄耳

一听，可不是，北屋里“咕噜咕噜”的，是鬼子问话的声音。只听老

奶奶大声说:“你的话我不懂。我是个穷老婆子，要什么没什么

⋯⋯”接着是“稀里哗啦”一片乱响，混杂着嘿嘿嘟嘟的威吓⋯⋯

    老钟红着两眼，正在想法儿，祠堂那边人声嚷嚷，又进去了

一大群敌人。很明显，苇个子后头这条小夹道，绝不是久留之地，

马上就会给敌人搜出来的。老钟咬咬牙，趁院里无人，顺着小夹

道往南爬去。南头，就是院子的东南角，栽着棵小枣树。老钟站

起身，借枝叶影着，先向栅栏门外看去。啊，苇塘附近并没有敌

人。估一估距离，也就是十多秒钟的路程。然而，北屋里有鬼子，

院子没法儿通过，再转头看东院，小南屋早去了四五个“白脖”，

院里还有三四个，都端着刺刀，乍着胆子，踞了脚尖走路，把砖头

也当成了地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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囊

    老钟忙招招手，小嘎子便也爬过来。奇怪，这当口他竟然9

开小虎牙，嘻地笑了一下，像是正玩着恶作剧似的。老钟把他一

拉，小声说:“嘎子，这地方不能长待。听我说，我把这两个手榴弹
摔到东院去，一响，北屋的鬼子必然往外跑。等他们跑光了，你看

见了吧?”老钟指着村边上那片苇塘，“咱们就赶紧往那儿钻。不

过，得我先跑，若是没出事儿，你再跑。啊?”

    张嘎子咬着嘴唇，眼珠儿骨碌碌打了俩滚儿:“老钟叔，还是

我头里跑吧，我是小孩儿，就给逮住了也不要紧!”
    “不，你不知道，鬼子们的心可黑呢!”

    “那— ”

    “别说了，就这么办S 99老钟断然地下了命令，且把手榴弹弦

套上了手指，“记着，看我没有事时，你再跑!”说罢，嘎哩两声，手

榴弹隔墙飞去。他两个一蹲身，又退回小夹道里了。

    “轰!轰!”东院里烟尘爆起，土块“刷啦啦”直落到苇子上来，

登时是一片跌撞奔窜和嘶叫哀嚎的声音。果像老钟所计算的:

北屋里三个鬼子呱哒呱哒一阵乱跑，直窜出栅栏门去了。老钟

叔不敢怠慢，眼神朝小嘎子一溜，“嘈”地蹿了出去。在栅栏门后

略一缭望，嗯惚地带起一阵风，眨眼之间，已没人了苇塘。小嘎子

影在栅栏门后，两边一瞧，咦，果然没有人发觉，撒丫子往外就

蹿。可是，刚刚跨出门口，就听见一声断喝:

    “站住!”

    小嘎子一回头，了不得了!有两个“白脖”打街口拐了出来，
后头还跟着三四个。小嘎子不能跑了;再跑，就会把敌人朝老钟

引了去。怎么办?他b头一动，翻个身奔了“白脖”们跑去，一面急

惶惶地喊:

    “老总老总，那边响了俩地雷!”

    那几个小子立刻炸散了团儿，吃惊道:“地雷，在哪儿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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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那边，祠堂里头。”小嘎子指着说。

    “走!领我们看看去!”那个长着“珊瑚镶边”一对烂眼的小

子，拿枪一柞，喝他头前带路。小嘎子正巴不得把他们引开，忙领

他们奔了韩家祠堂。真是机会凑巧，刚刚走到门口，就见从里头

抬出两个血淋淋的“白脖”来。烂眼的小子就问:“是地雷炸的

吗?”回答却说:“什么地雷呀，从西院投来的手榴弹!”说着，另一

股敌人直朝老奶奶的院子圈上去。那个“红眼儿”把烂眼一翻，瞪
着眼珠子咳喝说:

    “啊哈!手榴弹嘛你说是地雷!瞧你贼诡溜滑的这样儿，八成
是你扔的吧?”

    小嘎子一挺脖梗儿，也瞪圆一对小眼睛说:

    “我才没有扔呢!我光听见轰啊轰的乱响，谁知道是地雷还

是手榴弹哪!”

    “哎!你他妈还挺硬啊!”又一个“白脖”喝叫，“天生他妈的小

八路，把他看起来!”

    “走!”那个“红眼儿”捣他一枪把，赶他上韩家大院。

    这韩家大院原是“村公所”所在地，坐落在大街路南的大圆

植门里。敌人每次来，都把指挥部安在这儿。“保甲长”和“联络

员”们也就在这儿支应。当小嘎子被押进来的时候，里头鬼子“白

脖”们拥了一大群，有的在葡萄架下喝酒，有的围着八仙桌子点

钱，有的在打人，有的在宰鸡⋯⋯“保甲长”急急忙忙，上菜烫酒，

里外穿梭。小嘎子刚进得二门，就听村西“劈劈啪啪”一阵子乱

枪，听声音，就在苇塘附近。他心里不觉一翻，“机愣愣”打了个寒

战。可是，那“红眼儿”把他盯得很紧，动弹不得，只好悄然坐在台

阶上，伸手把墙根里一只大黄狗— 就是韩家那只名叫“小虎”

的看家狗— 引到跟前，替它顺理毛儿;一面频频地偷眼溜着门
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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